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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的遺患和破除

⊙ 鍾兆雲

 

一 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難以開花結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為配合全面侵華這場所謂的「大東亞聖戰」，日本政府全面調

整對台政策。日本據台總督、海軍大將小林躋造悍然宣佈在台灣建立「戰時體制」，並根據

1937年9月近衛內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在台灣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

制定強迫全體台灣人民「皇民化」的方針。其主要內容包括：強化「皇民」教育，宣導「忠

君（天皇）愛國（日本）」，強迫台灣青壯年接受軍事訓練，培養服從、好鬥的日本國民性

格；禁止台灣人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檢舉「抗日思想犯」；廢除中式寺廟神祗

和傳統節日，推行日本神社崇拜，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充分日本化；禁用中國紀年，改用日

本正朔；強迫作家和刊物創作、發表「皇民文學」，禁演傳統布袋戲、歌仔戲，大力推廣日

本「皇民劇」；取締台民的一切民族民主運動，強制台民加入「皇民」組織等。

日本侵略者自1895年6月17日在台北成立總督府宣佈「始政」以來，就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台民

進行同化「改造」，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更提出「島民皇民化」的口號1，處心積慮地推

行麻醉政策。「皇民化運動」與此前的「同化」和「島民皇民化」可謂一脈相承，但把它作

為一場運動發起並具體且殘暴地實行，小林躋造無疑是始作俑者。此舉表明，日本的台灣統

治政策已取代了先前有步驟的「間接統治」，走向了另外一條極端道路，試圖一舉摧毀台灣

民眾的民族意識，一夕而煉成「皇民」。「皇民化運動」是日本人在思想、文化上「改造」

台灣民眾的頂峰，台灣由此進入受殖民統治最黑暗時期。

小林躋造瘋狂推行「皇民化運動」，使之覆蓋全台，妄圖通過「換大腦手術」的種種措施，

把所謂「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細節中去，以確實達到『內（日）台一

如』的境地」，使台灣人欣然參加天皇的一切指令和行動，台灣的人和地「都成為皇國的真

正一環」2。

日本軍國主義企圖通過「皇民化運動」，要從物與心兩個方面徹底去除台灣人民原有的「漢

民」民族主體性，挖掉台灣人民的「中國魂」和「中國心」，形成「皇民心理」、「皇民意

識」、「皇民文化」，使台灣完全成為日本殖民地。但台灣人民自始而終，不曾停息反抗。

對此，就連日本殖民當局也不得不承認與感慨，台灣人民的漢民族意識「牢不可破」、「似

乎不易擺脫」3。祖國大陸在抗戰中的節節勝利，極大地鼓舞和激勵了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和

抗日情緒。身處大陸的台灣同胞，通過書刊、廣播和台灣抗日團體，不斷發出台灣要求回歸

祖國的呼聲。祖國政府、以國共兩黨為首的各個黨派及各階層人民也再三聲明：抗戰最終目

標，包括收復台灣。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會議簽署的、包含收復台灣等內



容的《開羅宣言》傳到台灣，在強烈激勵台灣人民鬥志之時，也使台灣人民清晰地認識到：

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正是我們台灣同胞謀解放，擺脫亡國奴的恥辱和苦痛，重新變

為台灣的獨立主人的大好機會」4。面對台灣人民反對殖民統治的種種言論，總督府於12月9

日宣佈禁海，嚴密封鎖台民與外界接觸，以防「皇民化運動」瓦解。

苦難中有反抗，台民們在反抗中盼望光復。他們在根據各種各樣的消息分析日本即將戰敗

時，偷學「國語」（普通話）蔚然成風。台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戰爭末期曾召集在台

日人訓話，其云：「佔領台灣五十年。……如果統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敵人登陸，全島

化為戰場，台灣人也會協助我皇軍，挺身粉碎登陸部隊。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但是，相

反地，台灣人萬一和敵人的部隊裏應外通，從背後襲擊我皇軍，情形不就極為嚴重？而且，

據本人所見，對台灣人並無絕對加以信賴的勇氣和自信。」5

與那些忽略了台灣人民與對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低估了炎黃子孫「夏不淪夷」的傳

統信念的殖民主義者、軍國主義者相比，安藤利吉還算有「先見之明」，義不臣倭的台灣民

眾是絕不可能達到侵略者希望「真正的皇民化」預期目的的。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號召的

情況下，絕大多數台胞不約而同地以堅韌反抗精神，抵制狂吠不已的「皇民化運動」，使之

難以開花結果，這是台胞對華夏強烈向心力的表現，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及華夏傳統文化

堅韌強固，具有曆久長新的活力、巨大張力和強大凝聚力的生動例證。當年日本殖民員警在

調查中發現，許多台灣人「開口便是強調中國四千年之文化，以激發民族自信心」。6

在「皇民化運動」中，帶有近代新式學校特徵的「皇民」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與私塾書

房的漢學傳統教育及家庭中華文化的傳承，發生強烈碰撞、衝突、擠壓，雖以政權優勢取得

了表面勝利，終未得以完全取而代之。中華民族幾經異族入侵而不致像古埃及、希臘、羅馬

那樣沉淪毀滅，端賴於存亡絕續之交，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支撐和導引，激勵人心於

不死。在這中間，台灣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以自己生命的全力，在曲折艱辛的歷程中萬轉千

回，堅持忠貞大節，維繫中華傳統文化，延續民族精神，堅信民族存在一天，中華文化便不

會滅絕，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台灣人民堅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捨生忘死追求自由和愛

國、愛鄉的崇高精神，為中國政府光復台灣提供了精神支持。

佔領一塊土地並不難，但要徹底征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則難於上青天。1936年6月28日，終

身致力於保存祖國文化、維繫民族認同，而耗時十年在日據時期寫出煌煌巨著《台灣通史》

傳世的台灣一代學人連橫，臨終前仍不忘恢復故土之志，謂其子連震東（前國民黨主席連戰

之父）曰：「如今日寇氣焰咄咄逼人，我預計中日終必有一場大戰。光復台灣即其時也。望

你要勉力投入。」7

史學家連橫算是先知先覺了。當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失去了台灣，日本人拿著《馬關條

約》踏上了台灣的土地，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又給了台灣「物歸原主」的機會。台灣人

民為光復而興奮，台北士紳林茂生在有日本員警監視的台北大會堂（今中山堂）演講稱：

「漢民族是不可同化的！」首批接收台灣的中國官員到達時，從基隆到台北，台灣人民舉著

國旗流著熱淚自發歡迎，隊伍排了整整三十公里。參加發起這場歡迎運動的台灣士紳陳陳炘

說：「現在我們沒有別的，對祖國只有感謝，只有歡迎。」8有的台灣人士指出：「台灣人民

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也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強暴的統治下，度過了艱辛苦難的

五十年之後，我們全體台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

國。」9台胞為光復與回歸祖國表達的欣喜與歡迎之情，「讓人心裏感到熱呼呼的」，「台胞



對『國語（普通話）運動』響應之熱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10。台灣民眾在光復時隨

處可聞的熱切言談和到處可見的狂熱場面，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

1945年10月25日，歷盡劫難、在半世紀抗日鬥爭中犧牲達六十五萬人11的台灣，在兩岸人民

的淚水歡歌中正式宣告光復。夢想征服她、「同化」她的日本殖民者，以有罪之身等待戰犯

審判、被永遠驅逐出台灣前，在各式各樣帶有東瀛風情的古舊建築裏，聽著中華舞獅的喧天

鑼鼓和中華國粹瑰寶的美妙旋律，看著台民們爭先恐後地將祖宗神主牌位請回來虔誠祭拜，

只能黯然為「皇民化運動」敲響喪鐘。

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被吹走了。那些會講日語的台灣人，正如同有識者

期待的那樣，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光復之後「畢業回國了」12。台灣人民始終是

名副其實的中華民族成員。這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偉大勝利。台灣

光復後，日治時期終身不讀日文不說日語不著和服的台灣民族運動領導人林獻堂，率台灣致

敬團到大陸參觀並祭拜黃帝陵，在晉見蔣介石時慨然道：「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

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這算得上是

這位有為有守的堅定民族主義者，對台灣人民包括反「皇民化運動」在內的五十年抗戰精神

內涵，作出的精闢而獨到的概括。

二 「皇民化運動」的毒害和遺患不容忽視

「皇民化運動」從總體上講是失敗的，這點除了日本人自認不成功外，還可從光復初期台灣

民眾簞食壺漿、敲鑼打鼓以迎「王師」的熱烈場面看出。但因其時間長、滲透深、手段惡

劣、「教育」普及，還是給台灣人民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心靈創傷，而且給整個台灣社會留下

了一道深深的傷痕，其影響不可低估。

首先，它極大程度地破壞了中華文化和民族獨立精神在台灣的正常傳承、發展，在用武力和

高壓政策為「皇民化」文化的灌輸營造土壤和氣候時，肆意毀棄台灣人民世代相傳倍為珍視

的中華傳統倫理、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造成台灣一代人的文化斷裂和情感、心靈扭曲。

在這中間，「皇民教育」的洗腦「功不可歿」。日據時期的台灣青少年被強制用日語作為思

想工具，他們中有一部分人完全在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啟蒙」下長大，疏離並輕視被日本人

惡意詆毀的「支那」、「清國奴」和中華文化，自小便從心靈和情感上打下崇日輕華的情感

絡印，心底深處的戀日心態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另有一部分人在中日兩種文化的衝突中，

雖然也竭力保持「漢人原鄉文化傳統」，但也被迫吸收了大量日本文化和近代科學文化，形

成雙重性格，民族情懷一時無從著落，柴田廉稱之為「迷失的羔羊」13。從馬關割台許多台

灣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不願歸順的抗日史詩，到吳濁流筆下胡太明典型所具有的民族認同

上一度傍徨無主心態的「亞細亞孤兒」，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志願兵》和

《道》，正說明了台灣老中新三代人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呈現了複雜矛盾的多種不同的民族

認同層次。後者以曾經「志願血書從軍」的李登輝為例，他從出生（1922年）到大學，受的

是「皇民教育」，浸染的是日本文化，自幼以來習之有素、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使得「皇

民」意識在他腦子裏根深蒂固；加上父親是殖民統治的「協力者」、兄長為皇軍「玉碎」，

以及在日本統治架構內分得一杯羹的經歷，致使其「親日情結」已成花崗岩。

遲於李登輝出生的台灣一代，成長於日本統治穩固之後，沒有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的殘暴



一面，無所瞭解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虐，反而在曠日持久野蠻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特別是

「去中國化」的「皇民教育」曆煉中，目睹了殖民當局表現的溫存一面，尤其對日本的強盛

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比較之後，其價值觀和人生觀難免發生錯誤傾斜，對積貧積弱的中國

日益陌生，對國威如日中天的日本卻產生仰慕和嚮往之情，甚而熱衷「脫華入日」和「皇民

煉成」，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

文化，有成型的東西，如文物典籍、文字語言、建築物等，也有無形的存在，如生活方式。

在這兩點上，台灣處處可見日本殖民時代留下的影子，日本文化對台灣民眾的影響不容低

估。

其次，1947年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被「皇民」餘孽別有用心地利用並加推波助瀾；而

1949年國民黨在台確立威權體制後對共產黨及大陸進行的妖魔化，以及兩岸分治敵對狀態的

極端情況，再次對台灣民眾的情感造成創傷，加重了「親日情結」等一連串的心理變化。

台灣光復後，一部分受「皇民化」毒素影響較深的台灣民眾，對一夕變天遽然倒轉的情勢尚

不適應，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也不能立時接受。而國民黨當局在政權交替之際，既沒有花力

氣蕩滌「皇民化」的遺毒，又沒有抹平台灣民眾對「皇民化」存在的不同差異和矛盾心理，

更沒有以親和力方式積極領導並引導廣大台民走上建設新台灣的通途，而是在打完中日戰爭

後馬上投身反共內戰，根本無暇也無心經營台灣，讓台灣人民深為茫然和不滿。光復後的現

實特別是國民黨在台政權的暴虐腐敗，與台灣民眾回歸祖國的理想和憧憬發生衝突，部分台

民的熱情為此急速減退，從熱烈歡迎、滿懷希望，轉變為失望、不滿乃至強烈反對。其時間

之短促、態度變化之快、反對程度之烈，卻未引起國民黨政權的重視和疏導，反而在1947年

引爆了那場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因素固然是國民黨腐敗惡劣的政治文化引發民憤所致，但也不應忽視

「皇民」餘孽在其中所起推波助瀾的作用，這點可從事件回應者有不少是台籍「皇軍志願

兵」和深受日本影響的青年學生，而且一開始就不分青紅皂白地視大陸人為寇仇、極力排斥

以國民黨所代表的漢政治文化這個情況可見端倪。「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民造成了心靈創

傷，但客觀而言，此創傷只合對於當時心懷故國的中老年人而言。即使「台灣意識」強烈的

葉石濤，也以「過來人」、「見證人」的身份說：「甚至在二二八事變這慘重的悲劇發生以

後，台灣民眾仍然並未停止對祖國濃厚的愛。」14而對於那些頑冥不化、別有用心的「皇

民」餘孽來講，「二二八」事件正是他們不做中國人進而唆使台灣民眾種下省籍之間的隔閡

和仇華反華的最好藉口。幾十年過去了，「二二八」事件不斷被一些有意割裂歷史真相的人

惡意強暴、誇張渲染，目的就是以此作刀子，讓一代一代台灣人加深仇恨，藉此肅清心中的

漢族意識，從情感歸依上脫離中國。這點值得歷史反思和警惕。

「二二八」的創痕未癒，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逃台灣後以「防共」、「反共」為重要屬性，

實行極權統治，並無所不用其極地將對岸的新中國描繪成妖魔之域，更是在台灣民眾中加大

了陰影。在兩岸分治敵對狀態的極端情況下，連減了筆劃的漢字都陌生起來，文化共同體的

中國概念因缺乏接觸和互動而漸趨模糊，以致到了20世紀90年代，台灣介紹大陸的電視節目

都還帶著獵奇的眼光，其中一個熱門節目就直接叫「大陸尋奇」。台灣民眾為此迷惘，由此

給日本「皇民化」遺毒的生存提供了空間，造成化不開的「日本情結」。在國際反華勢力的

噪動下，一部分人將反對國民黨的情緒逐漸轉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國大陸上來，而且與

「皇民」情緒混合糾纏在一起，形成「台獨」的溫床。



第三，李登輝執政十二年，蓄意推行一系列「新日疏華」舉措，使隱性蟄伏多年的「皇民

化」情緒借屍還魂，在島內死灰復燃，延續氾濫，危害甚巨。

在兩蔣執政期間，國民黨政權通過多年的中國式教育和宣傳報導，著力將文化觀念形態滲透

到台灣社會，以對受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台灣民眾「進行『中國人』再同化的政策」，

雖然在文化上「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方面與語言同化方面」取得了成功15，但因種種原

因，未從根本上扭轉「皇民教育」的餘毒。「即使到了九十年代，李登輝這種日化台人的語

言、心理和思考特徵仍然存在」16。而李登輝上台後，大量起用當年受日本人重用的殖民地

特權人物的後代和經「皇民教育」出來的精英人物形成的「皇民階層」，還聘請一些對中國

從來都不懷好意的日本人作其高級「政治顧問」，動用權力機器，依據「親日疏華」的意願

改造台灣。這其中，他們在教育上推行所謂「本土化」以及發行新版教科書等做法，以切斷

台灣年輕一代的歷史記憶和文化感情。這完全繼承了日本當年對台灣殖民統治時「亡國去

史」的手法，實乃借屍還魂，以作「皇民化」之延續。

自我定位為「日本人」、「根」在日本的李登輝，為了繼續保持和加深「皇民意識」，還不

遺餘力地在台灣推銷日本文化，使得日本流行文化通過強勢操作，漸成主流侵蝕台灣。作為

台灣「總統」，李登輝「站在日本人的利益上講話，以日本人的世界觀、以一種與中華民族

存在敵對的潛意識作為精神武器」17。李登輝所作所為的政治目標，就是延續日本殖民者當

年的夢想，實現台灣的「皇民化」，在逐漸疏遠中國的情況下分離出去，建立一個合乎日本

人口味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在李登輝的公然叫囂下，一些在日本卵翼下成長的「順民」如蟻附膻，吠形吠聲感念和頌贊

當年日本的「德政」，極大地「復蘇」了一部分島民的「皇民意識」，跟著認賊作父，眷戀

舊日「皇國」，而對當年殖民者在本島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橫加「清國奴」之惡稱及卑視，

居然得了歷史的遺忘症。

陳水扁上台後，繼承李登輝衣缽，繼續不遺餘力地推行「文化台獨」。由於李登輝們「皇民

化」的二次洗腦和誤導，新生代的一部分台灣青年，不知過去先輩抗日的慘烈事績，卻生長

成了惟日本是尚的「哈日情結」。

第四，日本在戰後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少數右翼勢力長期逆流而動，在鼓吹侵略有理、侵略

有功的反動邏輯時，惡意染指台灣，妄圖使台灣青少年一代迷失歷史方向，重續「皇民」舊

夢，為其戰略圖謀服務。

日本勢力在戰後被驅逐出台灣後，仍想方設法從各個方面對台灣施加影響，這從幾乎每年都

會派一些國會議員赴台「考察」即可知曉。日本右翼政客岸信介、石原慎太郎、安信晉三等

發起的「青嵐會」、「日華議員懇談會」等親台組織，時時煽動日本和台灣民眾的反華情

緒，明裏暗裏鼓動和支持台獨，處處為中國統一製造矛盾和難題，嚴重影響了兩岸關係發展

的正常進程。

抗戰勝利和二戰結束後，日本把「為國捐軀」的2·8萬名「台籍日軍」送進靖國神社供

奉。2002年底，日本靖國神社為擴大信奉會員人數，設想？在台灣設立首間海外分社，以促

進「台灣老兵和日本老兵遺屬們的交流」，試圖通過與「台籍日軍」這批有特殊歷史身份的

人建立情感紐帶來籠絡台島內親日分子。

由於地緣關係，在日本右翼勢力的介入和推波助瀾下，「皇民化」的流毒在台灣近年有死灰



復燃之勢，這從鋒頭強勁的「哈日風」可見一斑。雖然就大部分民眾而言，「哈日風」不過

是一種「跟風潮」，純屬普遍現象，但一些被異化的「皇民」餘孽和有「親日情結」的少數

學者，全方位迎合日本的需要，千方百計把這種「哈日風」上升到文化認同的高度，「從根

本上割斷台灣與大陸的文化紐帶和血肉聯繫，為『台獨』做準備」18。

以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美化日本侵台、宣揚「皇國史觀」、鼓吹台灣獨立的《台灣論》一

書，居然能在台灣公開出版發行為例，除了說明島內仍存一批對日本及其文化頂禮膜拜的

「皇民遺老」，還表明日本右翼勢力顯然想通過這類圖書來誤導輿論，使台胞特別是青少年

切斷同祖國歷史與文化的聯繫，削弱中華民族意識，無法判別是非和認識自己，在陷入無知

和短視中迷失歷史方向。台灣「哈日現象」最大的隱憂，就是「透過文化的認同，進而對日

本產生認同，這種入侵不需一兵一卒」19。

第五，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強制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加上李登輝們曠日持久的延續，在製

造眷戀殖民統治的「皇民情結」這一惡果時，還對台灣大眾的心理造成無以復加的傷害，其

惡劣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日據時期，殖民當局對台灣民眾一方面以異族視之、壓榨殘殺毫無顧恤，一方面又長期向台

灣人民顯示「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並以「皇民化」來「去中國化」。如此一打一捧，年深

月久難免不「深化」人心，使台灣人民心靈造成戕害、心態受到扭曲。噩夢般的殖民統治遠

去了，但時至今日，有些台灣民眾面對日本人時，仍有心理障礙。當亞洲國家都在對日本篡

改教科書事件和小泉純一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發出怒吼時，香港《鳳凰週刊》的特約記者在

台灣採訪，對一些民眾「皇民化」下的心態，讓人「常常不期地悚然一驚」。20

更讓兩岸人民吃驚的，還是台灣政界人物的扭曲心理和拙劣表現：日本軍國主義逼迫清政府

簽訂《馬關條約》一百周年時，一些「台獨」分子趕到日本馬關春帆樓，公開感謝當年日本

對台灣的佔領；2004年11月，台灣「教育部長」杜正勝在記者會上盛讚日據時期日本對台灣

的殖民教育；2005年4月，台聯主席蘇進強在日本訪問時赴靖國神社參拜；此外，台灣當局還

欲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三 在兩岸反獨促統之路上，「皇民情結」是必須正視並先行破除的魔障之一

站在現實的堤岸審視歷史，我們固然要對「皇民化」的沉渣泛起及種種逆流蠢動時加警惕，

絕不可掉以輕心，但也要樂觀看到，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不遺餘

力地抵抗著「皇民化」，這是兩岸反獨促統的重要力量。

以所謂的「皇民文學」為例。它在1937年後給台灣新文學帶來的浩劫、摧殘和對台灣人民精

神上造成的窒息性傷害，罄竹難書，於是，抗拒、批判「皇民文學」就「成了台灣新文學發

展的極為重要的主題」21。但李登輝執政不久，就有意識地復辟早被釘死在漢奸文學歷史恥

辱柱上的「皇民文學」，縱容日本右翼學人在台灣大肆活動，並藉此大搞「文學台獨」，以

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自主論」、「主體論」來否認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在此氣候下，早在日據時期就為「皇民文學」唱頌歌的葉石濤，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兩次

為「皇民文學」辯護之後，於90年出版《台灣文學的悲情》一書，更是毫不掩飾地為「皇民

文學」翻案，千方百計為其日本恩師、日據時期「皇民文學」的大總管西川滿所創《文藝台

灣》塗脂抹粉。緊接著，台灣文壇分離主義的另一代表張良澤，於1998年整理、刊出40年代



的一些「皇民文學」作品，並拋出「皇民文學合理論」，並撰文鼓吹「設身處地」、以「愛

和同情」重新解讀這些作品。顯然，這已不是學術領域裏的是非問題，而是在為日本殖民統

治張目。面對「台獨」思潮「親日仇華」傾向在文壇的叫囂，以台灣著名愛國文學家陳映真

為代表的文壇統派力量奮起反擊，在台灣文壇樹立起反「台獨」的鮮明旗幟。對那種想要高

攀「皇民」而對自己體內流動著的畢竟只是台灣人的血而感到絕望的情意結，陳映真等稱之

為「精神的荒廢」，並指出：「只要沒有經過嚴峻的清理，戰時中精神的荒廢，總要和現在

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22一針見血地挑明瞭當年的「皇民」、「皇民文學」和現在美化日

本殖民統治的「台獨」言論的某種內在聯繫。

在「皇民文學」沉渣泛起之時，日本一些右派學者和文人趁機大加美化。1998年，號稱「日

本現代中國文學的權威」之一的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在東京出版《百年來的台灣文

學》（台灣中文版名為《台灣文學這一百年》一書，公然為「皇民文學」招魂，意在鼓吹

「文學台獨」。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針鋒相對，發表《警戒第二輪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

圖謀──讀藤井省三〈百年來的台灣文學〉：批評的筆記（一）》等文迎頭痛擊。值得反思

的是，北京一家報紙受到蒙蔽，不辯美醜，在2004年10月15日刊出一篇題為《台灣文學入門

之書》的署名文章，荒唐無比、糊塗至極地「吹捧一個為皇民文學招魂以鼓吹『文學台獨』

的日本右翼反動文人」。台灣、日本某些作家為「皇民文學」翻案的反動逆流，皇藤井省三

其人其文其書，連同北京那家報紙和糊塗書評人的錯事，莫不「警醒了我們中國內地的文學

工作者」，「不能等閒視之」23。

縱觀歷史演變過程和脈絡，可以這樣說，「皇民化」基因下催生的「皇民意識」和「皇民情

結」，是「台獨」主張的一翅兩翼和重要根基。時下鬧得最凶的「台獨」漢奸，多系日據時

代「皇民教育」畸變的「順民」或者怪胎。討論兩岸未來前途，要正視現實、著眼未來，但

也不能忘記過去。破除「皇民情結」固然是反獨促統的當務之急，但對一般民眾心中因心靈

創傷而殘留的「日本情結」，則要區別對待，不能概以「皇民情結」視之。化解清除這個歷

史頑疾，除了親情撫慰，最好的辦法就是耐心地以春風化雨方式，幫助廣大台胞樹立對以中

國共產黨為代表的政治文化的信心，在加速經濟發展的同時，盡快在大陸建立起一個富國強

民的和諧社會，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以五千年悠久歷史和璨燦文化為雄厚底蘊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民的精神財富。中國歷史上曾出現多次分分合合，但最終仍能走向統一，不僅因為統一是

中國歷史長河的主流、發展的必然歸宿，還在於它溶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裏。歷史潮流

浩浩蕩蕩，面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巨大親和力和強大凝聚力，「皇民化運動」之餘緒早晚必被

歷史巨輪碾除無遺，化為齏粉，蕩滌無遺。那些逆流而動的「皇民」餘孽和「台獨」死硬

派，到頭來只是在一枕黃粱之後，哀其不軌圖謀和個人政治目的灰飛煙滅，悲其無從逃脫的

歷史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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